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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伟大时代 铸就文艺高峰
——对话五位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

1月29日，第四届“紫金文化奖章”在宁颁发，叶

弥、刘灿铭、陆庆龙、李鸿良、罗周五位艺术家获此殊

荣。“紫金文化奖章”是江苏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当前

我省宣传文化领域对文化艺术工作者个人的最高荣誉

奖项。本期文艺周刊对话五位获奖艺术家，听他们畅

谈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艺术人生。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这是江苏文艺界的最高奖，在
我心目中分量不输鲁迅文学奖。得
了这个奖，那么多年的默默写作，好
像一下子没那么孤单了。”捧回紫金
文化奖章，著名作家叶弥最大的感
觉，是“安定”。

叶弥的小说《天鹅绒》曾被姜文
成功改编为《太阳照常升起》，但很长
一段时间里，她都焦虑于“在写作中
找不到理想，而没有理想就没有力量
和快乐”。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
2008年起，叶弥搬到太湖边乡下居
住，以放弃绝大部分的社交娱乐为代
价，找回写作的意义，并迎来真正的
创作高峰：短篇小说《香炉山》获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近年的长篇《风流图
卷》《不老》也广受好评。其中仅一部
《风流图卷》，就构思了十余年之久。

捧回紫金文化奖章的当天，叶弥
就赶回了她乡下的家。她的成就，诠
释了文学苏军“静”的力量。

“清净的生活让我有了‘土性’。”
叶弥告诉记者，从前她在苏州市中心
住，身处闹市，却沉迷于自我的小世
界，“神奇的是自从来到太湖边，种花
种菜、天天和土地打交道，不仅心变得
沉静了，也意外地从土地里打开了深
度的自我，并对这片土地上其他人的
生活产生了好奇。”

“静”，使叶弥得以恢复一位作家
与时代的私人关系，发现通向世界的
隐秘管道。她认为，优秀作家倚仗的
武器，从来不是才华。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人们老
夸我‘苏州才女’，但才华其实是最不
可靠的东西，它最多支撑你写出一两
篇好的作品，无法让你走得更远。作
家一定要和世界建立通道，才能一直
有话可讲，有责任可担。”

眼下，“扎根现实”“反映时代”的
呼声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叶弥坚
持，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警

惕自己陷入漂亮的大词，当我们提起
笔来，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理想落地，
怎么从小的切口，最后建构起大的东
西来，真正去体现使命和责任。”

叶弥有一个观点，即“现实”非常
重要，但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大内核是
梦想，用梦想改变现实，是人类伟大
的本能。她持续书写的，是爱与美的
人类基本价值，并在时代的经纬中诠
释其有效性。

对叶弥的最新长篇《不老》，评论家
何平认为活跃在改革开放“前夜”的主
人公孔燕妮，她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超前
自我觉醒，恰恰昭示了时代的精神。评
论家李敬泽认为，孔燕妮的“任性”中包
含着一种怎么活着的信念和执念，也就
是人要活得有风致、有意思；叶弥关注
的正是人的内在性、人与世界的关系、
人走于世间自我确立的方式。

在大时代里安静地写作、清醒地
思索，这样的叶弥无疑是“任性”的。
紫金文化奖章的颁发，肯定了一个安
静、不流俗、有个性的叶弥。

谈起未来的创作计划，叶弥说，
手头上是《不老》的续作，她的目光将
继续跟随孔燕妮，走向2008年之后
的岁月，在主人公与时代的交缠中，
勘探人类的精神世界。叶弥笑着透
露，她也对长江、太湖等热门题材感
兴趣。青少年时代她在长江两岸穿
梭，十几年前开始搜集关于长江的剪
报、资料，密切关注长江南北的人员
往来、文化互通、精神流变；对太湖，
则想书写渔民上岸后的新篇。

“所以，在江苏这片土地上写作
真是我的幸运。”

叶弥深情致谢。她形容自己不
善交际，有时被误认为傲慢，但江苏
的领导和同行们一直把她当作宝。

“我想，作家的内心生活必须丰盛，但
外部生活必须安静。好在在我们江
苏，安静的作家还有很多。”

(叶弥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
作家）

叶弥：诠释文学苏军“静”的力量

□ 本报记者 周 娴

坦荡无垠的原野，挺拔着白杨，
河网交错，田地纵横……这是南京大
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陆庆龙春节
回老家采风创作的新画，笔端无不指
向生养他的苏北乡村。这次获得紫
金文化艺术奖章，在他看来，是对他
这些年深入生活、用艺术留住乡愁的
一次奖励。

盐城市射阳县合德镇合兴乡，是
陆庆龙出生的地方，这位带着泥土的
农家少年从这里出发，开启了半个多
世纪的绘画生涯。

“我在农村生活了25年，大学毕
业后分配到阜宁师范学院，在苏北生
活了40多年，始终被那里质朴的乡
情吸引着、感动着。”这份根植于故土
的情感，让陆庆龙始终保持着诗意和
纯粹，苏北乡村也成为他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将对故乡的眷念，转变为根植于
内心、融汇成血液的牵挂。数十年来，
陆庆龙在田头、路旁、屋里，用画笔记
录下农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记忆中
的土地。在画布上，陆庆龙勾勒着一
个个熟悉的面孔，表现出他们的淳朴，
呈现着松软的草垛、阳光下开阔的田
野、随风摇曳的芦苇，带着那份浓浓的
乡愁，在画布上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来南京工作后，陆庆龙常常开车
回老家采风，找寻原汁原味的记忆。
让他遗憾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许多村民到城里打工或者定居，
曾经走村串户的人情味儿，傍晚炊烟
袅袅的烟火气，渐渐少了。“我能做
的，就是通过写生的方式，把乡村独
有的乡土气息保留下来，帮更多人留
住他们记忆中的乡愁。”

记录故乡景，描摹故乡人。陆庆
龙当年的一些同学，陆续进城当农民
工，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建设城市，为
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陆庆龙见证
了他们中很多人在城市漂泊奋斗的
历程，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捕捉这一群

体的光彩：强光下睁不开的双眼，眸
子里映着深蓝的天，厚厚的干裂的嘴
唇，在吮吸着泥土的芳馨……

陆庆龙讲述他们从乡间来到大
都市的陌生，描写他们在劳务市场等
候被雇用时的期待，捕捉他们在劳动
间歇呈现出的疲惫中的满足与快慰。

陆庆龙突破了当下农民工题材
的类型化创作模式，“平视”这一群
体，尊重劳动者纯朴的美感，让这些
群像原生态地呈现在画面上，体现对
这一群体真正的尊重、关切和观照，
基于人性，源于生活，也发自内心。

“通过近距离接触，我发现他们
不再是尴尬地站立在城市边缘的过
客，而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是蓬勃
向上、充满朝气、正为未来打拼的一
群人。他们就是我的父老乡亲、兄弟
姐妹。”陆庆龙说。

陆庆龙关于农民工形象的塑造，
也是他一步步探寻艺术语言的历程。
从早期的《女工》《躁动的土地》到获得

“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金奖的《兄弟》、
获得获奖提名的《工闲时分》和获得

“第十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优秀
奖的《漂泊》，陆庆龙对于人物背景的
虚化和农民工雕塑感的强化，使作品
摆脱了叙事性，增添了内涵和寓意。

陆庆龙希望，他笔下的农民工，
能让人听到“乡音”，看着他们额上汗
珠滴在松软的土地上，有让人走上前
握住双手、问声“老乡好”的冲动……

陆庆龙认为，时代变了，但这些
苏北农民身上憨厚质朴、吃苦耐劳的
品质是永远不过时的。他希望如实
记录下他们淳朴坚韧的品格，与他们
的精神世界同频共振。

“我印象中的苏北大地，沉静质
朴，那里有我留恋的风景，有我牵挂
的人，有我引以为傲的品格。”陆庆龙
挖掘着苏北乡村的美好内涵，他说，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乡村振兴，也需
要留住乡愁！”

(陆庆龙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
院长、教授)

陆庆龙：用艺术留住乡愁
□ 本报记者 高利平

“2023年元月29日，是我最高
光荣耀的时刻！12岁离开家乡昆山
到南京学习昆曲丑角，整整45年。
是先生们成就了我，是组织培养爱护
了我，是师兄弟们无私支持了我，是
好友的鼓励温暖了我，是观众几十年
的掌声鼎力相助着我，是亲人怀抱的
港湾体恤支撑着我！没有你们就没
有我的今天！新起点，从头越，我今
后的目标和方向——好好整理先生
们教我的戏，好好传承给学生们，让
他们接续昆丑的道统和艺脉！”荣获
紫金文化艺术奖章的那一天，昆丑艺
术家李鸿良在朋友圈写下这段文字。

李鸿良，当今昆曲界著名的丑角
演员。《风筝误·惊丑》的丑小姐詹爱
娟，《鲛绡记·写状》的恶讼师贾主文，
《水浒记·活捉》的色鬼张文远，《燕子
笺·狗洞》的鲜于佶，《十五贯·访测》
的娄阿鼠……这些耳熟能详的角色
都曾在他惟妙惟肖的演绎下鲜活地
立于舞台。

其实，最初被老师周传沧先生领
进昆曲丑行这个门，李鸿良并非十分
欢喜：“我当时的内心是抵制的，我也
想演威风的大武生、演帅气的小生。
但是，当我用整整一年时间，学完老
师教的开蒙戏《寻亲记·茶坊》后，我
从一开始的抵制变成了积极、热爱。”
从那时起，李鸿良就意识到，戏曲中
的丑角虽然台上表演经常需要勾肩
搭背、插科打诨，显得很滑稽，但其存
在的意义却非常不一般。

李鸿良说：“丑角在中国传统戏曲
中，大多演绎的是小人物。当他有善
良的心肠时，即使嘴里刻薄些，观众也
是会喜欢的；当他由于得罪了有权势
的人挨了打时，观众是会同情的；当他
把自己的自私、笨拙、自以为得计的打
算，告诉观众时，观众对他那即将倒霉
的命运是关心的……他虽然得不到崇
敬，却一样赢得观众的喜爱。”

在他看来，丑角所表现的小人

物，正是生活中的你我他。丑角在台
上表现出的幽默与风趣是戏曲娱乐
功能的体现，而其讽刺性，比如揭露
那些有关社会的、人性的或道德的不
足等，则充分体现了戏曲艺术的教化
性。艺术家搞创作就要扎根生活、扎
根人民，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真善
美，发现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自12岁进戏校，到20岁获得从艺
生涯的第一个大奖“江苏省优秀青年演
员大奖赛”金奖，再到45岁夺得中国戏
剧最高奖“梅花奖”，从艺45年的李鸿
良从一个小演员慢慢成长为有思考、有
担当、能让每个小角色都在舞台上闪闪
发光的艺术家，他深深感受到了传承的
力量。“周传沧、范继信、姚继逊、王世
瑶、刘异龙、张寄蝶、周世琮、艾世菊、季
鸿奎、胡幼安、郑维金……这些老先生
将他们的艺术技艺倾力传授给我，成
就了我。这是一种言传身教，是艺术
血脉的传承，更是执着精神的传承。”
因此，当李鸿良手捧江苏省委省政府
授予的第四届“紫金文化奖章”时，他
内心一直在问自己：今天的一切来自
于哪里？接下来又该用什么方式接
续、传递给后来人？

其实，李鸿良早已有了答案，也
一直在身体力行。他不仅有钱伟、朱
贤哲等昆曲界的学生，还给京剧、越
剧、锡剧、扬剧等各个剧种的小花脸
演员传授技艺。李鸿良正在酝酿一
件事，将自己学过演过的几十出折子
戏，系统全面地记录和整理出来，传
承下去。演出教学之余，他还花大量
时间琢磨如何推广昆曲，他进校园、
下社区，所作的讲座和演讲不下五百
场，把昆曲的种子撒遍了每个角落。

面对未来，他说：“57岁的我，正在
努力做一件事，将前辈艺术家们教给我
的戏，还有他们的艺德，毫无保留地传
承下去，传给我的学生，我学生的学
生。今后，传承将是我唯一的方向！”

（李鸿良 昆剧名丑，省演艺集团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一级演员，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李鸿良：传承是我唯一的方向

□ 本报记者 陈 洁

“省委、省政府授予我‘紫金文化
奖章’，深感荣幸、荣光！我想这个奖
不仅仅是颁给我个人，更是对江苏书
坛传承有序、薪火相传、书法艺术蓬勃
发展的一份肯定及鼓励。”接过奖章的
那一刻起，刘灿铭更感责任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书法事业蓬
勃发展。乘着时代机遇，刘灿铭走上
书法艺术道路。1981年9月，18岁
的刘灿铭从靖江考入南航电气工程
专业，特别爱“泡”图书馆的他毕业时
获得留校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一干
就是17年。白天被书籍滋养，晚上
回去又花大量时间临摹古人碑帖，渐
渐地，他的作品开始崭露头角，不到
30岁就获得全国性奖项。“江苏书法
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及至现当代，名
家辈出、群星璀璨。我是江苏人，可
以说我人生中的每一个脚印都与江
苏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他筹建
南航艺术学院，并先后在东南大学、
南京书画院、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工
作，镌刻下边界不断拓宽的人生印
记，也是时代意义的回响。刘灿铭特
别提到，除了良好的艺术氛围外，政
府近年来积极打造艺术展示平台和
发展空间，让生活在江苏的艺术家们
倍感自豪和温暖。

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的实用性
弱化之后，它的“文化身份”是什么？
社会责任又在哪里？在刘灿铭看来，

“要跳出书法看书法”。一方面，书写
的汉字和文本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
文化基因。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发
展，更多的传统宝库被一一打开。近
年来，他的创作既有“二王”、苏轼、米
芾等传统经典帖学，也有临摹金文、
汉碑、唐楷等金石碑刻，更不乏从简
牍、敦煌遗书等新文物资源中汲取

“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书法和人
是一体的，人的经历、修养、品德等所
有的一切都会反映在书法的线条

上。“书法写到最后就是在写人，这也
就是书法家更要坚持下基层、进行采
风活动的意义所在。”

从一名“写字好看”的工科生，到
与艺术的“双向奔赴”，刘灿铭直言：

“书法滋养了我，而我的各种经历也
滋养着书法。”回望四十载艺术生涯，
刘灿铭认为学科交叉、跨界融合的成
长背景潜移默化中锻炼了自己的逻
辑思维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
能力，也为其打开书法世界提供了全
新的思考角度。

呈现时代的大气象和大格局，是
书法家当仁不让的使命和担当，这就
要求艺术家不仅要有对接时代、感受
世界的内涵和触角，也要有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综合能力。如
何创新？在刘灿铭看来，书法创作是
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前一个“有”
指传统，后一个“有”则是时代。只有
守正出新，才能在传统中找到自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于引领时代，艺术家要通过作品来提
升整个民族的审美，让人们从中感受
时代的生命。”

相较于一碑一帖，长期从事书法
理论研究和高校书法学科建设的刘灿
铭，也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书法观和综合
能力，“我们要把书法放在更大的文化
背景下去思考。包括教育、学科之间
的交叉，书法的现代化探索等，只有多
家、多种学科齐头并进、相互交叉、相
互融通，才能不断丰富书法的内涵。”

刘灿铭说，书法是他一生值得骄
傲并奉献的高尚事业。此次获奖，激励
他在新的起点再出发，努力创作出体现
时代高度、具有时代气象的优秀作品；
创作出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具有人民精
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创作出体现传统深
度、具有时代创新的优秀作品，为江苏
书法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刘灿铭 江苏省书协副主席、
秘书长，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刘灿铭:书法是字，更是人

□ 本报记者 吴雨阳

“荣获紫金文化奖章，不只是对
我个人的激励，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中
青年编剧以及舞台艺术创作者们的
肯定与鼓励。”

80后编剧罗周，是本届紫金文
化奖章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却
已跻身当下中国戏曲最具活力的剧
作家之列。2007年从复旦大学文
学博士毕业后，这个江西姑娘选择
来到江苏，成为当时江苏省文化厅
剧目工作室最年轻的编剧。10多
年笔耕不辍，从令她声名鹊起的新
编原创昆曲《春江花月夜》开始，罗
周相继完成百余部剧本，三度获得
中国编剧最高奖——中国戏剧奖·
曹禺剧本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
奖，多次获得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
奖以及多个国家级奖项。

得益于江苏长期以来推动精品
创作的生态环境，罗周的创作越发旺
盛，不仅为全国大量剧种奉献了高品
质佳作，更确立起以文学为引领的艺
术方向。《梅兰芳·当年梅郎》《眷江
城》《瞿秋白》三部昆剧现代戏，让悠
远的古典戏曲传统再度对接当下现
实生活；再现《新华日报》峥嵘岁月的
话剧《新华方面军》；抒写共产党人初
心使命、“谋将来永远幸福”的锡剧
《烛光在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聚
焦李白不朽歌诗的 越 剧《凤凰
台》……源源不断的创作，传承中国
古典文学的内蕴和智慧，氤氲贴近时
代、迎向未来的艺术品质，为江苏戏
剧创作发展带来焕然一新的气息。

罗周为每一部作品都归纳了“题
旨”：比如，《眷江城》是“没有人是一
座孤岛”，《浮生六记》是“文字令爱永
恒，反之亦然”，《当年梅郎》是“愿你
归来，仍是少年”，《望鲁台》是“眺向
文明，伟大而不自知”……她向往真
善美，赋予笔下的主人公以高度的审
美价值和精神魅力；她将作品的生命
力，建立在它对时代脉搏、时代精神

之把握乃至超越上，“唯其如此，才能
历经漫长岁月与芸芸众生的检验而
不减光华。”以作品对话角色，她用十
二分的热情和执着去书写“人”，无论
古代还是现代，平凡抑或伟大，都赋
予着真实、深刻、丰富的内心，于时代
洪流中不断碰撞着个体命运，和时代
同频共振——这种对人的刻画，对人
性的开掘，对精神的提炼，每每令台
上台下相互呼应，共同悲喜。罗周的
书写，几乎总在“进行中”，她不断听
取主创、观众、专家的感受和意见，将
这些“生命的回馈”融入创作，使得其
创作“真正是这个时代的声音，捕捉
到这个时代的情感流动”。

“来江苏工作，迄今已近16年。
这里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也是文
艺创作的热土。可以说，并不是江苏
留住了我，而是江苏孕育了身为编剧
的我。”曾经的罗周，行走在江苏每一
个城市，都似乎走在千年的历史文脉
上；在这良好的创作生态环境中开始
专业戏剧之路，她接过前辈老师们、
表演艺术家们的经验成就，将之化入
骨血，成为自身积累。如今，她更加
谨慎而坚毅地前行，不遗余力地倾囊
相授、引领方向，悉心培养青年剧作
家团队。她所坚守的艺术立场已经
带动众多戏曲青年编剧的创作风尚，
为江苏戏曲长效发展开创了未来无
限前景。

春节后，罗周又投入到新的创作
中。为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剧本
《诗宴·唐才子传》，为扬州市扬剧研究
所修改打磨剧本《郑板桥》，3月底，为
常州市锡剧院创作“两弹一星”题材的
锡剧《燕双飞》即将首演……她的日程
表排得满满的。“未来江苏文艺的发展
应以勇攀高峰、积极创作传世之作为
目标追求。”罗周说，“唯有专注的态
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才有望
创作出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给艺
术、人民和时代带来惊喜。”

（罗周 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
院长，国家一级编剧）

罗周：勇攀高峰，给时代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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